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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如“桃党员”、嫂娘、“乡里警察”谭德来、老公

安(刘公安)、送水工宋云剑、经典房地产公司的女老总、老表文有章、
孙膑、庞涓、“车前子”、夏姬、夏征舒、吴獬、李自成等。看了这些戏，我

们也记住了一些献身戏剧的艺术家，如陈健秋、范正明、盛和煜、颜梅
魁、刘振球、欧阳觉文、陈飞虹、彭林、余普成、张建军等，是在他们手

上，把这些戏和人物雕琢得精细动情的。看了湘昆的戏，则记住了雷子
文、余懋盛、张富光、傅艺萍、罗艳等。

四是顽强的服务观念。湖南的戏，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保持着戏剧

特别是戏曲是给人看的意念，而不是张扬自我的，因此多数立意有深
度却不深奥，故事曲折而不离奇，讲究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却不媚俗。
不仅花鼓戏如此，湘剧《李贞回乡》、祁剧《走廊窄走廊宽》、汉剧《紫苏

传》等也都如此，《紫苏传》是一个大悲剧，剧作家却创造性地写成了一
个“悲剧喜演”的剧本。除了故事出自南朝宋，有个原型之外，情节、人

物都是虚构的。戏里所有的人名都是中药材名，紫苏、白术、地骨皮、何

首乌、枸杞、使君子，毫无侈II#l-。这就使得戏能够吸引人，成了一本好看
的民间戏曲。

湘昆就是在这样的湖南戏剧环境中生存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既求
同又存异，形成湘昆与其他昆剧院团大同小异的风格。它不可能远离
湖南，但它又必须保持昆剧的本色，它仍然是一种文雅艺术。为此它也

重视创作，出现了《雾失楼台》、《一天太守》、《湘水郎中》等新创作剧
目。但湘昆必须首先立足保护传承，因此它的《荆钗诩、《琵琶锄、《白
兔记》、僻打山门》、《见娘》、《拾柴》、《抢棍》、《痴梦》、《寻梦》、《埋玉》更
能显示它的特色和成就。这也就成了我对湖南戏的第五个印象：保护
传承，功亦大矣!其实从湘剧、汉剧、巴陵戏、祁剧的剧目中，也都能看
出它们在保护传承上是做了工作的。

湘昆在湘南。不是地方戏

在《中国戏曲志》的各省市卷，或一些场合，一些文章里，有“北昆”

“南昆”‘上昆“‘苏昆“‘浙昆⋯湘昆“‘永昆”等条目或称谓，给人一个错
觉是，这些个“昆”是不同的地方剧种。甚至有些全国性的戏曲活动，也
把昆曲和地方戏放在一起，这就更容易引起误解了。我们应该明白无

误地说，昆曲不是地方戏，昆曲是第一国剧!它是京剧和二三百年老剧
种之母，更是百年以下剧种之祖。当然，极个别比昆剧还古老的剧种，
那更是戏曲的祖爷爷祖奶奶了。昆曲至今具有示范和渊源的意义，因
此，保护昆曲也是保护戏曲的源头活水。～不能让它枯竭，二不能让它

受污染。“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为了作为百花的戏曲艺
术么!

那么，保护戏曲的源头昆曲，保护什么?我想首先还是要保护昆曲
剧目。剧目包含了剧本、音乐、表演、舞台美术，以及相关的规制，不是
单一的文本。这些保护剧目，当然是经典的或传统的。这次‘‘相约郴州”

来的两岸八个团的演出剧目，除了《红楼梦》是新创作的外，便都是经
典的、传统的，都是剧本、音乐、表演、舞美的综合展现。演出中，有些方
面的工作显然需要湘昆承揽，做底包。如果湘昆是地75-d,戏，那就完不
成做底包的任务，也就不会有两岸八个团“相约郴州”了。

昆曲首先还是要把经典剧目传承好。昆曲从第一个水磨腔磨出的
剧本《：浣纱记》算起，约400年。水磨腔是从宋元南戏入手磨的，这样昆

曲向前延伸，就六七百年了。六七
百年里，积累下来多少剧目，难以
数清!真要把这些剧目大体不变地

表演出来，谈何容易!但这步工作
却应该做，首先需要昆曲院团一起

来做，京剧和：fi-昆曲的院团也可以
适当做一些工作。“相约郴州”就是

一种做的方式。做的过程中，昆曲
也会得到新的发展，名副其实地担
当起第一国剧的名分。

昆曲要发展。同样贵出新

昆曲要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
同样贵在出新。出新的内容和形式
是多方面的，有剧本方面的，有音

乐方面的，也会有表演程式、舞台
美术方面的，演出形制方面的。就
剧本而言，不#1-乎整理改编、新创

作历史戏和现代戏。我以为主要应
该是整理改编，新创作在选材上要
严格，特别是现代戏，如果不能发

挥昆剧载歌载舞的特点，切不可仓
促拍板。宋金元南北戏剧目有不少

现在在舞台上绝迹了，需要起死回
生，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人：fi-剧团来

做，何必非要一窝蜂地跟那些演现
代戏占优势的剧种剧团去较量!前
些年永昆整理改编了《张协状元》，

北昆整理改编了《宦门子弟错立
身》，都获得了好评。《小孙徒》也有
了整理改编本。从广东墓葬里发现

的明代写：2Is：《金钗记》，是元杂剧
《刘文龙菱花镜》的抄本(不是
《荆》、《文Ⅱ》、《拜》、《杀》的《刘》)，近

七十出，尚未见：fi-昆曲的整理改编

演出本。至于元杂剧剧目，现在不
见于昆曲舞台的也不少，昆曲仍可

有所作为。
至于演出形制或形式，却应该

允许有所变化。上昆《长生励和苏
昆《长生殿》场次不同，上昆自己也
有好几种形式，上昆《牡丹亭》和苏

昆青春版《牡丹亭》也不同，都起到
了传承、播扬的作用。

湘昆处在湖南戏剧的格局中，
又不能完全特立独行，创作也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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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刻意追求的目标，以求得在湖
南格局中生存的条件。不然她就可

能成为外来艺术，会被边缘化。在
这一点上，她与永昆多少有点相似
之处。永昆这十多年创作改编了

《张协状元》、《杀狗记》、《折桂记》，
终于跻身于“七大’，之中。湘昆则创

作演出了《雾失楼台》、《一天太
守》、《湘水郎中》等，让全国都知道
地处省会之外的湘昆。凭借了创作

的挣扎，也凭借了世界人类口头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分，终于存活

下来，没有在改革风潮中被吊销。
它也和永昆一样排演了《琵琶记》、
《荆钗记》、《白兔记》，但可以看出，
这些剧目也都适应剧团条件，请资

深的老剧作家作了某些调整。
由此可知，湘昆或者昆曲院

团，同京剧等古老剧种一样，创作
或者出新、创新对于剧种、剧团的

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昆曲谋发展．音乐待丰富
四百年前，靠了魏良辅把南曲

水磨成昆山腔，风靡一时，以后又
南北曲合套，成了一个大家族。二

百年以后徽汉合流，形成另一大家
族——京剧。其实梆子戏、越剧、川I
剧、粤剧，哪个大剧种的音乐、声腔
不是磨合出来的?但是哪个大剧种
的音乐、声腔也都有它基本的、万

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发声、运腔、曲
调、曲牌、乐器，总不相同，无论怎
样填充，昆曲还姓昆，京剧还姓京，

浙江越剧总成不了广东粤剧。用梆
子戏的板胡演奏《扈家庄》，唱【醉

花阴】，总不是味，还得吹笛子。
但是，时代在发展，观众的胃

口也在变，昆剧原有的曲牌恐怕也

就不够用了，更何况宋金元南北曲
原有的曲牌是不是都传承下来了，
是不是现在都会演唱演奏，恐怕也
未必。若要演原剧本，大约就得找

替代曲牌，或度新曲。当然是昆曲
发声、运腔的新曲，用昆曲乐器伴
奏的新曲，而非吹着铜号弹着吉它

唱的新曲。至于表现新剧作，有一点新曲，可能更有时代气息，更受当

代观众欢迎。
有没有可能度新曲?我觉得不妨试试。苏州昆剧长期与苏剧合演，

使苏剧多了文雅之气，苏剧会不会倒过来影响昆剧呢?湘昆在困难的
时候，曾经唱过歌，有没有一些民间曲牌能够磨成昆剧曲牌?江苏的
“茉莉花”，能不能磨成昆剧曲牌?起于民间的戏曲，腹大能容，我想答

案应该是肯定的。当然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传承，传承都忙不过来，
哪还顾得上度新曲!我这里说的是创作新戏的时候。

昆曲的音乐唱腔上应该有新的作为，时代呼唤新的魏良辅!

昆曲是一家．顺逆相扶持

这是我在这二十多年里，多次说过的话。这是基于昆曲是第一国

剧，她不是地方小剧种。她是一门文雅艺术，昆曲艺术家称得起文人，
文人雅集，文人相亲么。

昆曲在老幼兵只有“八百壮士”的时候，大家互相关照，互相支持，
通力协作，而不互相拆台挖墙脚。张富光是俞老的徒弟，而没有成了上

昆人。上昆的艺术家们不懈地到苏州、昆山等地传艺。苏昆左右逢源，
既得益于江苏昆剧院，也得益于上昆。上海戏校不仅给上昆培养了后

续人才，也给永昆培养了一个班。北昆的魏春荣加盟于上昆的《长生
鼢，江苏昆剧院的柯军参加了北昆《宦门子弟错立身》的演出。北昆的
《红楼梦》，贾宝玉由上昆的翁佳慧扮演。湘昆这次的《白兔记》是由上
昆的沈斌导演执导的。这类美谈在昆曲院团里不乏其例。特别是全国
性的昆曲活动，各个院团所在地轮番举办，使昆曲总活跃在人们的视
野里。这种气势只有全国性的剧种才具有。

昆曲也遗存在京剧和一些古老剧种里，川I剧有“昆高胡弹灯”之
说，上党梆子有‘‘昆梆罗卷黄’，之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上党梆子还演出

过全本《长生殿》。因此，昆曲一家的概念，除了八个院团之外，也不要
忽视其他零散户。如果昆曲院团只抱住六家的圈子，哪有今天的永昆?

我曾提出过，如果哪个京剧团愿意打起“京昆剧团”的旗号，应该欢迎。
如果又有了第九团，那将是一个彪炳于戏曲史册的胜利。昆曲一家的
概念，还应该包括许多地方的曲社曲会，这虽然是外围的群众组织，却
是昆曲存在的底座，这个底座越大，昆曲的生存危机越小。昆曲还是要

有一点忧患意识。一出戏可以救活一个剧种，一句话也可以吊销一个
剧团。这是多年来地方戏曲一再出现过的事实，兔死狐悲，昆曲岂能没

有触动?现在好多古老的剧种成了国家的“非遗”，似乎万事大吉，没有
危机了。那么，不妨作一个统计，现在全国的专业戏曲剧团究竟是多了
还是少了?现在要真有个第九团申请，容易批准吗?

说到底，戏曲艺术、昆曲艺术要保护、传承、出新、发展、繁荣，人才
的保护、培养是刻不容缓的。昆曲现在大概突破“八百壮士”了，各院团
都有了一批像样子的青年演员。看着他们演出的青春版，十分兴奋。但
是仍然不可大意，十年以后怎么样?二十年以后又怎么样?因此，人才

意识、人才战略应该牢牢铭刻在昆曲院团以及上面领导者的脑子里。
切记：没有人才是万万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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